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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香港文匯報 周＝周國城

一天不動筆都不行
文：繪畫對您來說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周：其實它是個很普通的事情，但我的愛好就是這
個事情，不理解的人、從來沒有從中得到過樂
趣的人無法體會，但我認為一天不動筆就不
行，這是我喜歡的、必須要做的事情。

文：2008年您開始擔任廣州美協主席，2013年又
再度連任，您認為美協主席的使命是什麼？

周：確實大家都說嶺南畫派風格這麼強烈，它能讓
一個外地人做美協主席，很難想像，其實這個

主席代表的不是你在嶺南畫派裡面是全國一流的，而是
做很多公益事情，要放掉私心服務社會，最起碼要拿出
八成時間，為我們所有的廣州美術服務，為廣州藝術家
服務。

文：這次展覽是您這五年來的第一場新展覽？
周：我08年當廣州市美協主席以來，我的考慮是不想利用自
己的便利做宣傳。這次在香港第一次做展覽。也是香港
朋友邀請，當時一想自己2011年之後一直沒做展覽，可
能也需要做，因為它既是壓力也是促進，會逼着自己去
創作新作品。如果我今天拿來的全都是以前作品，一點
意義都沒有，一定要有新的，一定要和原來有不同。所
以我也自己逼着自己做一次展覽。這次八十張作品中只
有七張舊作，其他都是去年之內新的作品。
平時大家都有惰性，很多作品只有在思路活躍時才會

完成，展覽帶來的促進是如果你手上有十張畫沒完成，
你突然畫着這個，會想到那個的構圖，觸類旁通又會萌
發第三個構思，而且拿出來的作品就要對得起自己，是
一種對自身的促進，

功力重在線條的微妙力量
文：這次展覽對自己來說，是否帶來了和之前的超越？
周：包括嶺南畫派很多著名畫家，你看他二十年前的作品和
現在有多大變化？其實是看不出的，研究他的人才知
道，變的很多東西很微妙。至少牡丹花不會變成菊花，
那個畫的對象不會變化，變的是構圖和用筆的方法——
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用筆的方法的微妙，所以懂行的人
看我的作品，會知道你十年前和今天的不同。
我們看吳昌碩，他40歲以後進入繪畫，當時的畫面和

他過世前的畫作，對象都一樣，這種大師一出手就奠定
了一種意識在其中，但最大的區別是他用筆比原來更老
辣。什麼是老辣？小孩畫一條線可能軟綿綿無意識的，
但你到一定境界後出手，對毛筆的駕馭，就很靈活有
力。
一根線條的能量可能按科學分析，本來是百分之八

十，但是到了一定境界之後，一出手就是百分之百。所
以我的學生讓我來改畫，他還比較弱的時候，我幫他添
兩筆，內行一看就知道這兩筆不是他畫的。重點就在線
條的力量的微妙。我們中國藝術家不是要追求畫得像，
意到了就可以，意則是靠書法線條——駕馭毛筆能力沒
到一定高度之前，表現一個東西的線條就很弱，只有意
到了，才能體現畫的對象的本質。

文：中國自古水墨不分家，所以書法對中國繪畫非常重要？
周：在中國繪畫中。書法是最重要的，學畫畫先學書法，書
法的母體是中國文字，一誕生下來它就是藝術品，西方
人很難能理解這個意境，他們沒有這種親身體會。

文：您平時會用多少時間作畫？
周：每天除了美協事情要花時間打理，上午就是專心畫畫，
下午午休之後做一些雜七雜八事情，很多公益作品需要
完成，像是支援災區扶貧等等，還有很多和美協有關的
開幕式研討會的都要支持。其他時間大多用來繪畫。

和許多從小就有追求的人一樣，1950年出生的周國城雖
然是「老三屆」，經歷文革失去了讀書機會，但卻一直有
着做畫家的夢想，且這夢想從沒間斷過，他很小就有意識
自己一定要做個畫家，當然任何人都預想不到外部環境的
變遷，但不管上山下鄉當工人時還是當兵時，他都知道自
己喜歡畫畫，想要畫畫。
上世紀90年代初，正在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做編輯的周

國城接到了一個邀請。當時廣州要成立一個書畫研究院，
是國家單位，希望他過來擔任副院長。當時他的想法很簡
單，在杭州做美術編輯，不可能天天畫畫的，但廣州那邊
有個機會可以帶來更多專業創作的時間。於是43歲的他，
離開杭州。如今他回憶當時：「像我這樣的年紀要舉家南
遷，杭州那麼好的環境、太太的工作、女兒就讀杭州最好
的中學，這些既得利益統統放下，倒下是活該，但站起來
就是一個新的涅槃。」
1993年，周國城從杭州調到廣州，擔任廣州書畫研究院

的副院長。他說自己從繪畫的經歷，包括對審美、藝術的
意識上，在杭州已經形成了一種認識，也就是審美定位基
本確定了，但到了廣州這二十多年以來，做院長現在又擔
任廣州美術家協會主席，生活在廣州嶺南地區這個環境
中，對嶺南畫派和江浙畫派之間的不同風格，有了真正實
際的體會。
「因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嶺南四季充滿陽光，它的陽

光和氣溫都很契合於嶺南畫派所表現的那種寫實、亮麗的
環境，這和江南水鄉情調是不同的表現形式。」周國城
說：「所以從我現在繪畫給人的感覺中，可能廣州人認為
保留了很多浙江東西，但拿回浙江，浙江人又很快會感覺
到說你生活在嶺南二十幾年，繪畫裡面很多語言已經有嶺
南畫派的影響在其中，包括色彩表現，寫實處理方法，很
多都糅進了嶺南畫派表現的形式。」喝珠江水、吃嶺南米
的生活土壤讓周國城的審美判斷能力和意識都在不經意中
發生着變化。

離鄉背井二十年，兩地文化碰撞
杭州和廣州兩地水墨風格的交流碰撞，透過生命經歷，

集於周國城一身。「這兩者互相的融合，要看自己怎麼處
理。我剛來時人家說你的水墨畫黑濛濛的，廣州人不一定
喜歡，不如你還是畫嶺南派吧。我當時考慮過這個問題，
但如果我放掉原來的風格，從頭撿起嶺南畫派，可能二十
年之後，很多人覺得我既不是嶺南派也不是海派，所以我
一直以來還是堅持我對水墨的認識。但自覺與不自覺之
中，會流露出受到嶺南畫派的影響。」
周國城認為，其實嶺南畫派和海派，如果結合得好其實
很好，兩種很單純的東西互相碰撞，創造出另一種味道，
可謂無意中撿到的寶。他並沒有刻意去做糅合，而是順着
自己審美的發展，對兩個畫派風格的認可自然而然流露在
畫面中，他說這才是自己想追求的自然，而不是用嶺南畫
法畫牡丹，用海派畫法去畫葉子，那是刻意是不自然的。
「其實藝術是審美高度到了哪個氛圍，就會跟着心去表

現。這次展覽，可能浙江人和廣東人來看，都能看出不同
的東西，荷花和水墨的東西是很浙江的，但牡丹的表現已
經結合了一些西洋的處理方式，重粉重彩，這又恰恰是廣
東的。所以我不可以追求一定要把江浙和嶺南搭配，但我
自己生活在這裡，對嶺南的認識自然或不自然都一定會恰
到好處反映在作品中。」
從杭州初來時，周國城從沒預想過自己在廣州畫界會取
得怎樣的成績，他只是想成為一個專業畫家，至於後面的
發展，他坦言自己從沒想過要做到美協主席。他也告訴很
多學生說，如果你人生最初的出發點就是：我二十年後必
須達到某一個高度，那你的生活就會很辛苦——不光是美
術界，對所有年輕人都如此。「我一定要當科學家？我一
定要拿諾貝爾獎？那很辛苦的。但如果你付出時不是非要

考慮最後的結果，卻一直在不斷努力，生活也會給你驚
喜。」
「任何事皆然，機遇給有準備的人，但如果我一直想我

準備好了，那是不可能的，我不管最終效果，我在從事我
自己喜歡的事情。畫畫是我喜歡的事，否則為了賣錢會很
辛苦。」

藝術家要有個性，更要有包容吸納之心
廣州書畫研究院是國家的專業單位，因而要完成許多國

家下達的任務，但畢竟還是有大量時間讓周國城畫畫，對
他來說，這意味着實現了自己從小的夢想：當上了一個真
正的專業畫家。
儘管剛來廣州時，他也內心沒底——新的環境能否接受

自己？要不要去刻意改變自己，取得嶺南畫派的認可？但
他多番思量之下覺得：「我對水墨畫根深蒂固的審美定位
很難改變。」但二十年來，他的畫作，卻也確確實實吸收
到了嶺南畫派的色彩表現。按他的話說：「藝術家要有個
性，但還是要包容、吸納其他文化的長處。整個東南亞對
嶺南畫派的認受，可能遠遠高過海派。」
但流行趨勢有時也是一場輪回，文人畫的傳統，過去沒

人看懂，但近年大家卻又慢慢回到原來的定位上。所以周
國城認為，只要真正潛心鑽研藝術的人，都會慢慢在藝術
中找到「自己的那個結果」。
他的畫作，廣東人接受，但是拿到杭州，杭州人也覺得

親切又新鮮，路數其實都是周國城無意中自己體會揣摩
的。他說繪畫過程中需要不斷嘗試，而更多不是首先考慮
大家是否接受。「藝術是為大眾，但還是代表我們個人。
為什麽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講究詩書畫印結合一起？正因為
有這個能力結合，才是我們東方藝術的最高成就，西方人
不具備這個能力，我們沒有對我們的藝術進行包裝，像西
方油畫，畫半年一年十年畫出一張，外國人覺得你兩三分
鐘就畫一張畫，但他們不知道我們付出的經歷、內容和裡
面的含義。」
東方寫意西方寫實，東方是講究意

境，一朵蘭花看似很簡單，但周國城
說，你能夠畫到讓人聞到蘭花清香才算
成功——通過藝術家表現的對象，而讓
人有所聯想。「西方可能一看就是一朵
蘭花，一看就是一朵牡丹，再譬如畫魚
我們不用有水，空白就是水，像我們京
劇一樣，戲文說千軍萬馬，台上就兩個
人拿個馬鞭，我們是用自己的動態語
言、唱腔魅力和文字提煉告訴觀眾千軍
萬馬的故事。」他更相信，中國藝術的
真諦，需要意會。正如只有在這個東方
語境中，人們才能讀懂中國繪畫的語
言。
在繪畫過程中，很多人問周國城說
「周老師你累不累啊，要畫這麼多
畫？」而且在桌面上繪畫，畫面的尺寸
早已超越了桌子，整個畫面構圖都要考
慮成熟，但他卻認為：「看的人比我畫
畫的人累得多了，因為我是在做我自己
喜歡的事情，我一筆下去有一種感受，
完全達到我自己想表達水墨意境的時
候，我是很愉快的，你在看我畫畫的時
候，因為你不在我狀態裡面。可能體會
不到我的樂趣。」在畫畫的過程中，周
國城認為自己和畫面之間是有溝通的，
所以畫畫時站一天，他一點都不覺得
累，而旁邊的人不在他的情緒中，也很
難體會他的樂趣。

當
代
書
畫
名
家

當
代
書
畫
名
家

周
國
城

周
國
城
：：

如果你有緣曾在本月初前往香港大會堂參觀周國城首次在港舉行的個展，一定會對他書畫中自

成一格的獨特氣質過目不忘。他本是地道杭州人，卻在廣州一呆就是二十年，江浙畫派和嶺南畫

派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分別浸潤了他生命中的不同階段。多年來，他始終沿着以書入畫的傳統

文人畫治藝之道，帶着自己對藝術獨有的感悟，致力於書法、繪畫以及篆刻藝術的研究。曾有學

者稱，在當今書畫界，於書、畫、印各方面具殊深用功，深味精研，而享有「三絕」之譽的大家

屈指可數，而周國城先生可謂其中較為引人注目的一位。正連任廣州市美術家協會主席的他，卻

並非「嶺南畫派」出身，又或許書畫研習到某一境界，自然就像他生命中流淌而過的故事那樣—

一切皆是水到渠成。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莫雪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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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傳
周國城，1950年生於浙江杭州。現為廣州市美術

家協會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央文史研究
館書畫院研究員，廣東省書法家協會顧問，西泠印
社理事，廣州大學美術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廣州
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家一級美術師。喜書行草、
寫梅蘭竹菊和水墨荷花。書法、繪畫、篆刻等作品
多次入選全國、省、市展覽及入編專集。曾分別在
杭州、廣州、深圳等地舉辦個人展覽。出版有《墨
分五彩——周國城作品集》、《周國城手卷集》、
《周國城作品集》、《周國城書畫作品集》、《周
國城書法對聯作品集》、《周國城扇面作品集》、
《周國城油畫掛曆》等。


